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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劉裕第一次見到陳燁的時候就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還是一年前，商都各大報紙都刊登了一篇以《女出納身手不凡，勇擒持刀殫歹徒》的文章，說的是時任明星集團東關分公司出納員的陳燁，在同另一名出納去銀行提工資款的時候被搶劫，身懷絕技的陳燁赤手空拳，獨鬥兩名持刀歹徒，最終將兩人全部擒獲。



公司出了這麼一位人物，作為公司董事長的劉裕當然要親自出面表彰，於是，陳燁便被請到了他的辦公室。



陳燁那天穿著一身剪裁合體的西裝套裙，腳上是黑色的高跟皮鞋。



雖然衣服的質地很一般，款式也很傳統，但天生麗質的她，卻仍然讓人感到耳目一新。



她的皮膚很白嫩，鴨蛋形的臉，直直的鼻梁，彎彎的眼睛。



她的個子大概有一米六五左右，算不上高，但十分苗條。



也許是因為經常鍛練的緣故，她的身體不像一般功條女孩子那樣瘦弱，活身上下充滿了活力。



劉裕沒好意思盯著她看，但兩隻眼睛卻不由自主地從她那兩條圓潤修的小腿和一雙玉足上溜，好在那裏也不是什麼要緊的部位，否則，搞不好要讓人家感到很不自在呢。



代表總公司給陳燁發了獎金，又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鼓勵的話，然後請她坐下，慢慢地拉一拉家常。



董事長嘛，要關心職工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妳能赤手空拳獨鬥兩個歹徒，武功一定不凡，是從哪兒學的？空手道？殆拳道？」



「都不是，我家是祖傳的功夫，從小跟爸爸學的，一直沒丟下過。」



「難怪。怎麼不參加過比賽？」



「小學參加過一次我們市的比賽，得了女子長拳和劍術冠軍，後來我爸爸說，練武練得再好，最多也就是當當教練、拍拍武打片兒，沒什麼出息，不如上大學，所以就沒叫我再參加比賽。」



「我說妳的檔案上怎麼沒提妳會武這件事呢。練武辛苦吧？」



「那當然，一天都不能停，一放下手就生。」



「哦。我看過妳的檔案，妳是從女子學院畢業的，學的是進階文秘專業，怎麼沒有當秘書呢？」



「我也不知道，我在從前那幾個公司都是當總經理秘書。」



「掙得多嗎？」



「一開始幾家都是小公司，沒什麼實力，收入一般般，但我覺得沒什麼發展前途，於是就辭了。最後那家收入高得多，公司也大。」



「那為什麼不幹了。」



「那個總經理需要的不是秘書。」



「我明白了。」那個傢伙要的一定是情婦：「所以妳就到我們分公司來當出納？」



「本來我也是被劉經理聘來當經理秘書的，可幹了一個月，分公司人事部的楊部長就來找我，說財務部需要一個出納，收入要比秘書高一倍。她叫我自己選擇，要麼去財務部，要麼就走人，我一想，當什麼還不都一樣，只要掙得多就行了，再說，我們文秘專業的財會也是必修課，所以就去了。」



「原來是這樣。」劉裕明白了。



分公司那個劉勘是個出了名的老豬哥，而他們人事部的那個楊潔是劉勘老婆的同學，自然不放心這樣一個美人兒守在朋友丈夫的身邊嘍。



「不過，妳當出納實在是太委屈了。如果調妳到總公司來，妳願不願意幹？」



「到總公司？要我幹什麼？」



「總公司辦公室正需要一個副主任。」



「副主任？」



「其實主要的工作都是與文秘有關的，下面帶五、六個秘書，妳是文秘專業的，又有實踐經驗，我看妳能行，收入當然會比現在高。但我不能作更多的保證，幹與不幹，幹得了幹不了還在妳自己，妳好好考慮考慮。」



「既然董事長信任我，我相信我一定能幹好！」



「好！我給妳寫個條兒，等下你就去總公司人力資源部報到。」



「是！董事長，我一定不辜負您的信任！」



「嗯。不過，以後別您啊您的，我比您大不了多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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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燁就這樣來到了總公司。



她是個能幹的女孩兒，雖然女秘書們對她因為一次突發事件而獲得如此快速的升職感到嫉妒，但經過兩個來月的共事，她們也不得不在心裏佩服她的能力。



不久，陳燁便又改任公關部經理。



陳燁在總公司當副主任的時候，她的辦公桌就在去董事長辦公室的必經之路上，所以每天劉裕都要從她的身邊經過。



陳燁發現董事長劉裕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總是匆匆來匆匆去，除了在辦公室裏和靄地回應員工們的問候外，幾乎很少停下來同誰說話，經過自己身邊的時候，也總是眼觀鼻，鼻觀口，目不斜視，但她的第六感觀告訴她，董事長其實一直都在注意著自己的一舉一動。



劉裕是個年近四旬的人，白淨的面皮，文質彬彬，除了沒有眼鏡，從哪兒看都像是個作學問的人，而根本不像是本市最有實力的大老板。



陳燁對自己的容貌、身材、氣質和修養都是很有信心的，如果參加選美比賽，不敢說一定是冠軍，但入圍全國十佳恐怕不難。以這樣的條件，被男人或明或暗地注意自己是毫不奇怪的，就算有什麼非份之想，那也很正常。



其實，不僅僅是董事長，就是同在一個辦公室裏的同事們，甚至在公司裏遇到的每一個人，只要他下面那個地方比女人多出一截兒，就都會有意無意地在背後多看上自己一眼，而自己辦事也向來容易，這大概就是美麗的價值。



她暗想，如果這些男人當中讓自己選一個，那應該選誰呢？



劉裕毫無疑問是應該列入目標之一的，他的地位和經濟實力毋庸質疑，而從各方面的了解也可看出，他是個用情很專的人。



他的亡妻原本是他大學的同學，五年前因病去世了，那個時候他的公司還在困境中掙扎，在後來的這五年多時間裏，他從沒有像多數有錢人那樣到處留情。



她甚至聽說他一直在家裏保留著妻子生前的樣子。這樣一個男人，當然應該是女人最鍾情的物件。



陳燁升任公關經理以後，不再需要坐在大辦公室裏經受男人們的目光，她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但從此與董事長的關係更近了，因為她現在已經進入了公司的核心，重大業務總是少不了公關的。



為了業務的需要，陳燁開始頻頻被董事長招去，也許是因為混熟了的原因，她發現劉裕其實還是十分健談的。



陳燁是到本市來打工的，在本地沒有家，租了一處民房居住。



當上經理以後，因為工作的需要，經常要晚上加班。有一次陪劉裕去見客戶，回去得很晚，劉裕便開車送她回住所。兩個人在路上聊了許多，談得十分投機，陳燁這才發現，劉裕的內心深處其實是個十分需要關懷的人。



以後，這樣的機會便越來越多，陳燁明顯感到劉裕對她是有想法的。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陳燁已經在公關部幹了半年多，這一天，她又同劉裕去見一位客戶。



在地下車庫裏，兩個人剛剛下車，便有四、五個手持尖刀的男人撲上來，把他們兩個團團圍住。



「你們想幹什麼？」劉裕問。



「沒什麼，兄弟們缺錢花了，想請兩位走一趟，幫我們弄個十萬八萬的花花。」



「十萬八萬的？不多。不過，你們找錯了人了。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我們只知道錢是誰。快點兒拿錢，不然我們手裏的傢伙可是喝血的。」



陳燁感到現在該自己出來了：「瞎了你們的狗眼。也不看看我們是誰。知道嗎，這位就是明星集團的劉董事長，想在這兒討便宜，也不想想自己拿了錢能不能出得了這座城，也不想想你們幾個廢物有沒有這個福氣花。」



「嘿！小妞兒，口氣夠大的呀！老子們走南闖北這麼多年，連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家我們都平趟，還不知道誰的錢我們不能花。妳們不就是個小小的商業集團嗎？有什麼大不了的。快點兒，老子們等不及了，乖乖跟我們走，不然的話，我們可是連錢帶人都要。」



「混蛋！你們敢對我身邊的女士不尊重，有你們好看的。」



「肏！這兩個傻屄鐵公雞，要錢不要命，那就怪不得咱們了，哥兒幾個，上！」



四個人剛要往上衝，陳燁突然說：「等等！」



「怎麼？想通啦？」



「想跟我們老板動手？你們不是對手，不過，我們老板可不想弄髒了手，我來打發你們。」



「小妞兒，真狂啊。既然妳自己作死，可別怪我們不客氣，等會兒把妳逮住了，讓妳好好嚐一頓肉槓子！」



說著，四個人讓過退向牆邊的劉裕，「忽啦」一下子向陳燁撲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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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還是第一次看見陳燁的身手，真不是蓋的。



幾乎沒見她擺什麼架勢，人斜著一上步，讓過捅來的一刀，一抬腿，膝蓋已經頂在那傢伙的襠下，「嗷」的一聲，人已經扔了刀，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陳燁向後一退，同時躲開左右兩個人的攻擊，略一蹲身，將背後的一把刀從肩頭讓過，胳膊肘兒已經猛撞在那小子的肋杈子上，頓時折了兩根肋骨，窩在地上也動不了了；



此時，被讓過的另兩個傢伙一同轉身攻向幾乎不可能再躲閃的陳燁，但她卻平地躍起，生生從他們的頭頂上踩過去落在他們的背後，不容他們轉身，她已經一手一個切在他們的後頸部，兩人一聲沒吭，「噗哧」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動了。



陳燁把四個人的刀都踢到一邊，然後回到劉裕身邊，站在那裏，等著四個人慢慢恢復神智。



「怎麼樣董事長？報警吧。」



「別別別！這位老板，這位姑奶奶，我們服了。我們混這碗飯吃也不容易，千萬別報警，我們今生今世也不忘你們兩位的大恩。」



「我看算了，饒了他們吧。」劉裕徵求陳燁的意見。



「現在饒過他們，以後他們再找機會對您下手怎麼辦？」



「不是還有妳嗎？再說，我那兩下子也不見得就比妳含糊，諒他們也不敢。」



「那倒也是。不過，我還是對他們不放心。」



「哎，姑奶奶，您就是我奶奶！我們哥們兒是道上人，一向知道規矩，說話算話。我們今兒個從這裏出去，再不敢沾商都的地面。」



「董事長，您看……」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仇人多一堵牆。我看，就這樣把。」



「嘿，我們老板說饒了你們，還不趕緊滾？！」



「哎，謝謝老板，謝謝姑奶奶。」



「等等。」劉裕叫住他們：「我看你們也不容易，喏，這是十萬現金支票，拿去花吧。」劉裕伸手掏出支票本兒，譁啦譁啦填好，遞給他們。



「哎哎哎，劉老板，這就不對了。您今天放過我們，那就是天大的恩惠了，我們再混蛋，也不能再要您一分錢哪。」



「不必客氣，交個朋友嗎。其實十萬八萬的對我來說本來也不算什麼，可是你們不應該用這種辦法要錢。下次再缺錢花言語一聲。拿著！」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您記著，我們號稱沈興四虎，你們要是有機會到沈興，無論有什麼需要，只要一提我們哥們兒的名字，一定給您擺平。哥兒幾個，走！」



「董事長，放了他們不是給您自己留禍根嗎？」離開車庫的時候，陳燁不解地問道。



「嗨，妳不知道，對這些人，妳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絕。把他們送到公安局，綁架未遂，也判不了幾年，以後出來了，乾脆弄把槍來，那時候把咱們兩個綁一塊兒也沒有辦法對付。再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妳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法子整妳。所以，得饒人處且饒人，別給自己添仇人。」



「還是您有經驗。」



「那是，我比妳大著這麼多歲呢，在社會上也比妳混的長，經驗當然要多一些嘍。不過，妳那幾下子還真是不含糊，我還沒看明白呢，他們四個就都給撂倒了，看來我真沒白叫妳當公關經理，以後出門兒還真得帶著妳保駕，不然再碰上這種事兒，剩我一個人可就拉稀了。」



「您剛才不是說您那兩下子不比我含糊嗎？」



「那是說給他們聽的。其實，我最多也就是進進健身房，多舉幾次啞鈴而已，打架的事兒，從小就沒沾過，更不用說人家還拿著刀子了。」



「敢情您用的是空城計呀？」



「空城計還有兩個老軍呢，我連個諸葛亮準備自殺的寶劍都沒有。哈哈哈哈！」劉裕大笑起來，陳燁被他感染，也跟著笑起來。



「不過，說正格的，我自己還真保不了自己，妳要是願意，不如乾脆給我當保鏢吧，要不然哪天我一個人出來碰上什麼事兒，還真不行。」



「行。只要董事長有需要，我一定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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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燁當上了董事長助理，辦公室就在董事長劉裕的隔壁。



表面上看這是個管理崗位，而且獨自享用一間辦公室，其實是私人秘書兼保鏢。



雖然劉裕雇了個年輕漂亮的姑娘當秘書兼保鏢，但卻極少有人往那個方面去想，因為公司裏的人都知道劉裕是個生活很嚴謹的人，不會拈花惹草。



再說，就算真的拈花惹草，人家兩個現在都是孤身一人，那還不是人家的自由？！



至少那些嫉妒陳燁的女人們放了心，因為公關部經理的位置上又空了，如果不是因為她的升遷，又有哪一個女人自信有本事同她競爭呢。



既然是保鏢，陳燁便自然而然地住到了劉裕的家裏。



劉裕的住宅很大，是座落在西山風景區裏的一個獨立院落，院子裏的主體建築是一座兩層小樓。



劉裕的家托一位管家照管，那是他的遠房叔叔，還有四個女傭負責打掃衛生，廚房則有一位專業廚師照管。



除了這些傭人外，就是四個保安了，他們也都是劉裕從老家帶來的親戚，對他忠心耿耿。



當然，還有一位司機老王，專門負責關照劉裕的兩台車，一輛是白色的加長卡迪拉克，另一輛是黑色的大奔。



劉裕平時坐那輛大奔，大卡陳燁以前從未見過，大概只有大場面才用。



小樓兩側各有幾間平房，建築風格上與小樓一樣，看得出是一開始就有的，女僕們都住在平房裏。



小樓的一層是大廳、餐廳、會客室和小會議室等設施，二層有八間臥室。



劉裕自己住最東邊那間大的，另一個男保鏢湯和平同司機老王住在他隔壁的小間裏，管家住最西邊一間小的，四個保安住在守著樓梯口的兩間小的，其餘四間是客房。



陳燁是保鏢，就住在管家隔壁的客房裏。



每個家都有每個家的規矩，劉裕是位大董事長，自然規矩更多些。



老管家領著她熟悉環境，除了董事長的臥室都讓她看了。



老管家告訴他，董事長不喜歡別人打擾他，在家裏，他的安全由保安負責，只有離開家的時候，她才可以跟著。



她每天早晨練武可以去院後的小樹林，董事長早鍛練另有人跟著，不用她陪。



另外，董事長的臥室是他自己的地方，不經招呼，任何人都不能進入。



陳燁明白，作為董事長，總有許多事情要作，而且，會有許多事情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雖然已經是他的保鏢，但還沒有到登堂入室的地步，所以最好的作法就是要遵守規矩。



每天，當劉裕出門的時候，都是湯和平同劉裕坐在後排，陳燁坐在助手席上。



到了公司，湯和平同老王就在汽車庫休息，而陳燁陪劉裕上樓，送劉裕進他自己的辦公室，看到沒有什麼異常後，陳燁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出門的時候，陳燁和湯和平也都跟著，但到不同的地方，兩個保鏢則只有一個跟著，另一個坐在車裏守候著。



一般情況下，去公開的和比較正式的場合，當然要花朵兒一般的陳燁陪著，而需要陪客戶去什麼歌舞廳、夜總會之流的地方，就是湯和平跟著，因為姑娘家在那種地方總是不太方便。



劉裕是市人大代表，跟著他，陳燁認識了許多人，而且都是商都知名人士，有政界要人，商界名家，還有公、檢、法的頭頭腦腦們，結識他們，就等於掌握了整個兒商都城。



客人們當中雖然也有不少是老豬哥一流的人物，不過似乎都知道陳燁並不簡簡單單的是劉裕的女秘書，所以雖然忍不住多看上她兩眼，卻沒有人敢當著劉裕的面說葷話。



等著劉裕應酬客戶的時候，陳燁就同老王閒聊。



老王三十二歲，一看就是個老實人，他原先是一家國營工廠的汽車班長，技術過硬，開車很穩，當上劉裕的司機已經七年了。



當年公司最背的時候，劉裕為了把瀕臨倒閉的公司維持下去，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同妻子一起啃方便麵。



可就是那個時候，老王的老婆得了肺癌，開刀花了五萬多，放療化療一折騰，治療費也是萬字級的，一個開車的，能有幾個萬吶？



劉裕沒等老王開口，悄悄一張支票把醫藥費都交了。



雖然後來老王的老婆還是死了，但臨死前一再叮囑老王，決不能忘記董事長的恩情，就是再苦再難，哪怕赴湯蹈火，也要跟定了他。



老王還告訴陳燁，凡是董事長身邊的人，沒有幾個沒受過他的恩惠的。連打掃衛生的那幾個女僕也都是他從死亡的邊緣給救下來的。



還有，老王告訴她，別看董事長經常出入這些聲色犬馬的場所，那都是為了客人，他自己最多就是唱唱歌兒，一個小姐也沒要過。



老王感覺得出董事長對陳燁有點兒意思，他很希望董事長能從夫人去世的陰影出走出來，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很鄭重地告誡陳燁說：「董事長是個大好人，妳一定要好好待他，需要錢的話只管向他要，他這個人永遠不摳摳索索，但決不要欺騙他的感情。」



「老王，看你說的。同董事長的夫人比，我就像鳳凰跟前的一隻土雞，董事長怎麼會看上我一個小保鏢呢？再說，他對我這麼關照，把我從一個小出納提拔到現在的位置上，我感激他還來不及呢，怎麼還會欺騙他？」



「董事長如果選夫人，以妳的相貌和才幹，一定不會再有第二個能被他看上的。如果他沒有這個意思也就罷了。如果有，妳不願意就直說，可別拿他開涮。」



「怎麼會？」



「不會最好。妳知道，我們都是受過董事長大恩的人，決不允許任何人傷害他，如果有人這麼做了，我們隨便哪一個人都不會饒過他的。」



「老王，看你，說什麼呢？好像我就是那個大罪人似的。」



「對不起，妳是新來的，所以我才多兩句嘴。妳就當我沒說。」



「不，我明白，你是好意。」



於是，陳燁對劉裕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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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那天晚上，劉裕陪客人吃飯喝多了些酒，被湯和平和陳燁兩個攙回了臥室。



劉裕躺在床上，叫湯和平和陳燁回去休息，陳燁剛到門口，他又讓她去給弄點兒茶來。



自打進了劉宅，陳燁這還是第一次進入劉裕的臥室，只見裏面布置得十分雅致，卻也非常簡樸，看得出女主人去了之後，再沒有改變過。



牆上掛著一幅很大的結婚照，窗邊的桌子上擺著劉裕前妻的藝術照。



他的前妻很美，也讓人感到十分親切。



劉裕半仰著，欠著身子，伸手來接陳燁手裏的茶，陳燁急忙過去把他扶著坐起來，坐在床邊，在後面戕著他。



劉裕說了句：「謝謝。」卻沒有拒絕。



他就著陳燁的手裏慢慢喝著茶，打了幾個充滿酒氣的飽嗝，臉紅紅的，與平時的形象完全不同。



「謝謝妳小陳。」他說：「以前我喝多了，徐茗也是這樣餵我喝茶的。」



陳燁的心裏撲通通直跳。



「妳是第一次來這屋吧？」



「是。」



「這屋子已經七年沒變過了，這是她親自布置的，我一直保留著原來的樣子。」



「她很美。」



「是啊。但更賢慧。我的父母都說她賢慧。真的。」



「我看得出來。你很愛她。」



「對，愛得抓狂。我同她從上大學開始就在一起，一直到她離開，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那個時候，公司遇上了嚴重的財務危機，負債累累，都快經營不下去了，可偏偏在那個時候，她得了腎炎，為了怕我……



她拖了好長時間都沒有去醫院治病，後來轉了尿毒症，一直到昏倒了我才知道。



那時正是公司最困難的時候，她不願意讓我把錢都花在醫療費上，經常背著我停藥，還不按時去透析，最後……



最後那一次暈倒後，她在醫院醒來，握著我的手說：我知道我的病，是沒有希望的，你不應該把錢花在這上面。公司是咱們兩個共同的事業，我寧願死，也不願意它垮掉。別再為我白花錢了，我要你向我保證，無論如何，你也要把公司搞下去，而且要搞成全商都最好的企業，那時，我死也瞑目了。



後來，她趁沒人的時候，把所有的管子和針都拔了……



我接到醫院的通知去看她的時候，她就那麼看著我，臉上還帶著笑，她還給我留了個條子，讓我別總想著她，要好好過日子，要找一個愛我的女人，幫著我……，幫著我……」



劉裕突然緊緊抓住了陳燁的手，眼淚譁啦啦地流著，泣不成聲了。



陳燁輕輕把他的頭攬在自己的懷裏，撫摸著他的頭髮，她自己也悄悄地掉下了眼淚。



第二天早晨，劉裕看見陳燁時臉有些紅，陳燁在心裏感到好笑，同時也升起了一種異樣的情感。



中午劉裕請陳燁去飯店吃飯，這是他第一次單獨同她在一起進餐，沒有老王，也沒有湯和平。他們天南地北地聊，誰也沒有去碰那敏感的話題，但都很高興。



以後的午餐，也大多是劉裕同陳燁單獨在一起吃，他們越聊越近了。



那一天，劉裕又喝醉了，同樣要陳燁給他倒茶，喝完之後，劉裕趁著酒勁兒一把把陳燁拉倒在他的床上。



「阿燁，我愛妳，是妳在阿茗之後，重新喚醒了我的感情。我要妳。」說著，他便倒在她的身邊，一邊沒頭沒腦地去親吻她的嘴唇，一邊把上邊的手去撫她的胸。



「別，董事長，別這樣。」陳燁用力陰擋著他的手



「阿燁，別拒絕我，我想要。」他仍然半壓住她的身體，伸出的手被她的胳膊攔住，於是便順勢下滑，去解她牛仔褲的扣子。



「不！」陳燁使出吃奶的勁兒把他推開，一下子從床的另一邊跳下來，站在地上，一手握住已經被解開的褲扣，一邊非常嚴肅地看著他：



「董事長，你冷靜點兒！如果你想要我，就正爾八經地追。我是個很傳統的人，不到結婚那天，我是決不會讓人動我的。」



「啊，啊，啊阿。」劉裕吃了一驚，酒一下子醒了一半：「對不起，我剛才對妳做了什麼？做了什麼？」



「你什麼也沒做。」



「不對，我好像是說過要追妳。」



「說過嗎？」



「我不知道，但我心裏是這麼想的。」



「這是真的？」



「真的。」



「那我也說真的，你什麼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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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不再隱瞞自己的願望了，他正式向陳燁提出了交友的要求，陳燁想了想，答應了。



好日子過得飛快，只一眨眼便是好幾個月。



這期間，劉裕開始讓陳燁替他去經手一些具體的生意，她漸漸了解了明星集團下的所有分公司和經理們，也完全融入了劉裕的生活中。



這些天劉裕有些忙，不去公司了，因為家裏頻頻有人造訪。有市委正副書記、正副市長、市中檢和市中法的院長、市公安局的正、副局長，都是重量級的人物，明星集團的一些分公司經理也紛紛到別墅來，與劉裕商量事情，他們在會客室裏密談，所有人都退到外面。



他們談了些什麼，陳燁無從得知，不過，每個人的臉上都很緊張，看得出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終於有一天，劉裕正在臥室裏坐著，湯和平同陳燁站在臥室門外，老王急匆匆走上樓來，說有重要的事情找董事長。



這一次陳燁聽見了，老王說：「董事長，公安局的黃隊長剛剛給我的手機發了四個九的短信，讓您趕快走。」



「好吧，那就走。」



劉裕從屋裏出來，對湯和平說：「咱們走吧。」



陳燁在後面跟著下了樓，劉裕回頭對她說：「妳就別去了，我不想把妳給攪在裏面，妳並沒有直接參與什麼，只要一切推說不知道，就不會把妳怎麼樣。」



「不，我要去，我要一直跟著你，保護你。」



「妳是個女人，我不願意妳跟著我受連累。」



「不，我願意，我不怕受連累。」



劉裕看了他好長時間，然後點了一下頭：「那走吧。」



「好，我去收拾東西。」



「哎呀，姑奶奶，這種時候，收拾什麼東西呀？帶上錢，需要什麼買就是了。抓緊時間，趕快走！」老王急忙攔住要返身上樓的她。



四個人魚貫而出，正要上車，湯和平的手機又響了。



「什麼！警車已經到城根西口了？好，繼續監視！董事長，怎麼辦，要是出去，正好同警車迎面碰上。」



「那也得走！」



老王說：「沒關係，和平，你們同董事長坐大卡，那輛車知道的人不多。我開大奔先出去，你們遠遠跟著，看見我把警車引開了，你們趕快過。」



「好！快走！」



陳燁跟著劉裕坐在大卡的後面，湯和平坐在駕駛席上。看著老王把大奔開出去，這才慢慢開出，同老王保持著四、五百米的距離。



這條路出去大約一公里多一點兒就是丁字路口，遠遠的，已經看到警車的頂燈從右邊向路口開過來。



老王的車比警車先一步到了路口，向左一拐，飛快地開走了。四、五輛已經打著左轉燈的警車則馬上改變了計畫，徑直從路口開了過去。



湯和平看見，腳下一給沒，大卡像離弦的箭一樣向前衝去。



「停車！快！」



湯和平從後視鏡裏看到了陳燁的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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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要幹什麼？你哪來的槍？」劉裕驚愕地看著陳燁。



「停車！」



「停車。」大卡在路口右轉，開了不到一公里，不得不停下車。



「劉裕，你去自首吧！爭取寬大處理。」



「妳說什麼？」



「你去自首吧，按你的案情，是有機會寬大處理的。」



「妳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是省廳的刑警，到商都來是奉命調查明星集團走私案的。劉裕，你的情況我們都已經掌握了，你是逃不掉的。」



「原來是這樣！」劉裕沒有想到，自己在妻子死後第一次對女人動心，就栽到了女人的手裏：「陳燁。妳騙了我。」他痛苦地搖著頭。



「對不起，我是警察，這是我的職責。」



陳燁的眼睛紅了，淚水從眼眶裏湧出來：「我知道你不是沒有人性的惡魔，我不希望看到你走上死路。你快自首吧，你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程度。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哇。」



「陳燁。妳背叛了我，我不怨妳，妳也是盡自己的責任。但我不能坐牢，就是死，我也不能讓人家像耍猴兒一樣拉到法庭上去。我求妳，放過我吧，我遠走高飛，不再回來了。」



「不！」



「那妳就開槍吧！打死我吧！」他伸手抓住她拿槍的手，抵在自己的心窩上。



「不！」陳燁搖著頭，淚水把眼睛都糊住了。



「那就把槍給我。」劉裕掰開她的手，把槍拿過來。



她突然明白過來，伸手去搶槍：「不，你們不能走，跟我去自首。」



「董事長，別根她磨蹭了，快走吧，要不來不及了。」



湯和平說道，遠處已經傳來警笛聲。湯和平一腳轉在油門上，車突然向前衝去。



陳燁一下子倒在後座上，她又馬上爬起來，伸走去鎖湯和平的脖子。



「賤女人！我已經夠寬容的了，還不老實。」劉裕大怒，一把把她拖回來。



陳燁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她一回手去扭劉裕的手腕子，然而這一次她卻吃驚地發現，原來劉裕對她藏了拙，因為他不僅僅只是舉舉啞鈴那麼簡單，他竟然是個武林行家，輕鬆地化解了陳燁的擒拿手，一翻腕，反而把她給扭住了。



兩個人在車後座上開始了一場奇特的拚鬥。一個是警校的女子散打冠軍，一個是深不露的武術高手，在兩平米不到的皮車座上扭在一起。



湯和平顧不上看他們打鬥。他往前走了不足兩公里，便向右拐上一條鄉間公路，飛也似地開了進去。



警車的聲音漸漸遠去，陳燁更急了，她拚命地扭動著，企圖把劉裕抓住，但在這狹小的空間裏，女人實在是太弱了。



一直到再也聽不到警車的聲音，又開了七、八公里，湯和平把車停下來，然後下車打開後門，這一次陳燁吃不住勁了，很快便被劉裕面朝下壓在車座上，雙手被扭到了背後。



湯和平從車的工具箱裏拿出一把手銬來，把陳燁給反銬起來。



「把她放在這兒吧，咱們走。」



「董事長，留著她，事情急了是個擋箭牌。」



「那好吧，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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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裕，你不要越走越遠啊！別這麼傻，快去自首吧，你會得到寬大的。」



「妳閉嘴！再說我就勒死妳！」



「勒死我我也要說。跟你一年多，看到你對身邊的人，對周圍的市民，還有那些失學的孩子們都是那麼好，我看得出你不是個惡魔，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可你為什麼要犯法？為什麼要行賄？為什麼要走私啊？」



「哈哈哈哈！好人？心地善良？」劉裕眼淚都流出來了：「我願意犯法嗎？我願意走私嗎？可我不幹行嗎？我答應過我太太，要把公司維持下去。公司裏有幾千名員工，在我最終困難的時候，一分錢的工資都不要，死心塌地地跟著我幹，我能讓他們全家老小去喝西北風嗎？！犯法？行賄？走私？我過去不犯法，可我的公司差一點就垮了。我過去不行賄，可是個帶箍兒的帶帽兒的就來下罰單，三輛汽車每天至少有兩輛在趴人家交通隊。我過去不走私，可不走私怎麼養得起這上萬的員工？妳說呀！這能怨我嗎？！」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別的人不幹這些違法的事，難道就都不活了嗎？」



「別人用得著養活上萬人嗎？沒有我在這裏支撐著，誰來為商都的失業大軍解決就業？如果我不違法，那些不違法而活著的人吃什麼喝什麼？」



「你這是歪理！這就是你犯法的理由嗎？」



「那我為什麼？我一個人住得了上百棟高樓嗎？我一個人吃得下幾萬噸糧食嗎？我要那些幹什麼用？」



「董事長，別跟她廢話了，這些她都不懂。」湯和平在前面說：「咱們得想想現在怎麼辦，我剛才往山下邊看，見那幾輛警車又跟上來了。」



「哦！是誰告訴他們咱們的去向？」劉裕從車窗向外看了一眼：「是老王？不會，老王這個人我是知道的，就算把他的屎打出來都不會出賣我。」



「那就只有她了！」



「誰？」



「你身邊的這位。」



「她怎麼會知道咱們去哪兒？」



「她不知道，可她身上既然能藏槍，難道不能藏追蹤器嗎？」



「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追蹤器在哪兒？快交出來！」



「劉裕，別再妄想了，你趕快自首吧，你是跑不掉的。」



「媽的，追蹤器在哪兒？快告訴我！」劉裕顧不了那麼多了，雙手抓住陳燁胸前的衣服用力搖晃著。



陳燁咬著牙，用力搖了搖頭。



「董事長，把她扔下去就完了。」



「不，我要帶她走，我要讓她同我一起去過富貴的日子。」



「她這麼倔，怎麼會聽你的？」



「我不管，她是我太太死後，唯一讓我動心的女人，我不要扔下她。」



「那咱們也走不了。」



「不怕，我把追蹤器給她扔下去。」



「她不會告訴你在哪兒的。」



「我把她的衣服全都扔下去！」



「你敢！」陳燁吃了一驚，拚命躲向車的另一側。



劉裕伸手去抓她的肩膀沒抓到，她已經側倒在後座上，頭靠著遠端的車門，企圖用反銬著的手去開車門。



劉裕哪能讓她如願，一隻手摟住她的兩隻膝蓋，另一隻手過去抓住她西服上衣的領子，硬是把她拖了回來。



「不要，不要碰我！」



陳燁掙扎著，企圖擺脫他，但他牢牢地摟住她的脖子，把她固定在自己身邊，另一隻手則從她的膝蓋中間伸進去，將近處的一條玉跟拖到自己的腿上。



他三兩把把她的高跟鞋和絲襪脫下去，露出一條光潔的裸腿和柔軟的纖足，然後又脫另一隻腳上的鞋襪。



他把那雙鞋襪從車窗扔出去，然後把手從她的膝頭間再度伸進去，並從西服裙的下面向裏伸去。



過去他也經常這樣把手伸進妻子的裙下，妻子總是幸福地靠著他的肩，吁吁地嬌喘著。



現在他用同樣的辦法對付身邊的臥底女警，她被迫靠著他，全力的掙扎也使她吁吁地嬌喘。



懷中美女的掙扎和喘息，使那股男人特有的願望襲上心頭。劉裕感到身體產生了變化，他迫不及待地把手在她的大腿內側來回撫摸了兩遍，然後直伸進去，觸到了一團軟軟的肉。



（九） 


（九）







「求求你，不要這樣。」見反抗沒有結果，被摸到了敏感部位的陳燁哀求著。



「阿燁！從此往後，妳就是我的，我要讓妳享盡榮華富貴。」



「我不要。」



劉裕沒有理她的哀求，他用手在裙子下面輕輕感受著這女警的肉體，然後抽出手來，解開她裙子上的扣子，連同她的內褲一齊扒了下來。



陳燁開始低聲啜泣，仍然在用全力反抗著，不住地央求他。但這個時候，獸性戰勝了人性，劉裕兩三把解開她的西服扣子，當胸一把扯開襯衫，又拉掉了她的乳罩。



劉裕抓著她手銬的鍊子把她面朝下按在後座上，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小瑞士刀，「哧哧」幾刀就把她的西服和襯衫的袖子割開了。



他不知道，她的追蹤器其實就在她的高跟鞋上，所以為了保險起見，把她的所有衣服都從車窗扔了出去。



車在前方東拐西拐地拐了好幾個岔路，等開上另一個山頭，回頭看見幾輛警車正停在對面山上的岔道口踟躇不前的時候，劉裕和湯和平這才放心。暫時逃脫了追蹤，劉裕這才重新把注意力放回到陳燁的身上。



女警一絲不掛地趴在後座上，窈窕的裸體像和田玉雕一樣光潔滋潤，錚亮的手銬把她的兩手束縛在背後，被他按在她自己那結實的玉臀上。



劉裕輕輕捏了捏姑娘的屁股，看著她的菊花門隱約露出，胯下不由挺得直直的。他把後座放倒下來，變成一張睡床，那是加長車的一大優勢。



陳燁見後座被放倒，感到他不僅僅是把自己脫光那麼簡單了，她的臉脹得通紅，哀求的聲音更顯可憐，但連也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她反而不再掙扎。



劉裕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他只知道眼前這個女人的身體真美，真誘惑，除了死去的妻子，哪一個女人也沒有讓他如此興奮過。



他把她抱起來放上扔一扔，好讓她的身體盡可能多地趴在床上。



他慢慢撫摸著她的後腰和臀胯，撫摸著她的玉腿，把玩著她細細的腳腕和兩隻窄窄的腳丫兒。



他把她翻過來，看著她那兩隻頂著鮮紅葡萄珠兒的半球形的乳房隨著車的顛頗而顫動，看著她那細細的腰肢下圓滑的腿胯，看著她那扁平小腹下一個圓圓的生著黑毛的小丘，感到自己已經無法自持，於是脫了衣服，同樣赤裸裸地伏在她的肉體上。



「劉裕，我求你，不要。」她哭出了聲兒。



「阿燁，妳是我唯一愛的女人，我一定要得到妳。」劉裕說著，低頭銜住她的一顆乳頭，慢慢搖動著頭去刺激她，同時把一條又粗又硬的肉柱從下面伸進她緊夾的兩腿中間，慢慢向上頂去。



她盡量夾緊著自己的腿，直到最終被他的兩腿切入並被迫分開，女人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向他敞開。



劉裕用自己的陰莖插在陳燁的兩片陰唇中間，巨大的龜頭前後劃動著，連續擠壓和磨擦著女人的陰蒂。



她的內心在掙扎，但身體卻沒有反抗，一股熱呼呼的東西從身體的深處悄悄產生，向下湧去。



劉裕感受著了那一股濕漉漉的東西，妻子曾經就是這樣流的。他把龜頭向後劃到底，然後慢慢用力向裏頂去。



她是一個女刑警，凡是有性犯罪案件，向被害人了解情況或者是了解被害屍體解剖情況大都要由女警來做，所以儘管她還是個處女，對性知識卻比一般的已經婚女子了解得還多。

她感覺到了那股頂住自己羞恥之門的巨大的壓力，知道女人最寶貴的東西已經被人家抓在了手裏。



她想要在最後關頭把自己的貞操奪回來，於是突然拚命地掙扎起來，但男人的身體像山一樣壓住她，使她動彈不了。



幾經搔擾之後，終於從下面傳來一陣撕裂的疼痛，一根那麼粗，那麼長，那麼硬的東西深深地插進了自己的下腹，而且男人生著濃濃黑毛的恥骨頂住了自己的陰蒂。



她張開嘴，輕輕地「噢」了一聲，緊接著，男人便動了起來。



起初是慢慢的，深深的擠壓，然後速度開始變快，卻退到了洞口附近，最後是像機槍一樣的連續衝擊，而且每一次都深深地頂入她的花芯兒。



她就像一只小船，被狂風惡浪高高地掀起來，又深深地扔下去，自己卻完全沒有抵抗的餘地。



劉裕開始射了，陳燁感到陰道深處那條肉棒有節奏地跳了起來，一股熱呼呼的東西真衝向自己的子宮，她知道，他在自己的土壤中強行種下了他自己種子。



劉裕起身的時候，陳燁依然分著兩腿，靜靜地躺在後座上，一動不動，彷彿死了一樣。



她現在已經不在乎把自己的生殖器展示在這個男人面前。她眼睛望著車頂，眼淚順著臉頰流到車座上，輕聲抽泣著。



劉裕把自己的一切焦慮都釋放在陳燁的身上，然後坐起來穿好衣服。



當性慾的暴發所導致的瘋狂平靜下來，他感到身邊的女警顯得那麼可憐。



「對不起，阿燁。我實在是太愛妳了，我不能讓別人在我之前得到妳。妳恨我嗎？」



「我恨你！」陳燁哭著吼道，但她的心裏，實在對他恨不起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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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燁沒有想到，劉裕竟然早已為自己準備好了逃跑的工具，那是一架袖珍的直升機，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裏搞進來的。



湯和平兼直升機的駕駛員，這也是令陳燁非常吃驚的。



同時，她也感到了一絲絕望。按照現在國內的飛行管理規定，一次飛行需要層層申報，因此，幾乎沒有可能派直升機來追趕，這也就意味著自己可能會被他們綁架到國外，難道自己真的要成為他性的工具嗎？！



陳燁光著身子坐在直升機後排的座位上，劉裕在旁邊摟著她。



他沒有再去動她的性器官，只是摟著她。



他們現在都累了，誰也不說話，只有發動機和旋翼隆隆的響聲和著陳燁低聲的啜泣。



「貝爾，貝爾，我們是警察，我命令你馬上降落，馬上降落！」揚聲器裏發出嚴厲的命令聲。



三個人向窗外看去，果然見周圍多了幾架「海豚」直升機，都漆著中國空軍的標誌，



機上坐著荷槍實彈的特警。



「臭警察，滾開，放我們出境，我們飛機上有人質，你們不滾開，我們就和她同歸於盡。」湯和平用甚高頻電台向周圍的「海豚」發出危脅。



「劉裕，我警告你，你是跑不掉的，綁架人質只能加重你的罪行。好好想想，希望你趕快降落，放掉人質，向警方投降，爭取寬大處理。」



陳燁的心裏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



「怎麼辦？董事長？」湯和平顯然感到絕望。



「能怎麼辦？降落。」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一片草地上，「海豚」們也降落在周圍。不久，陣陣警車的聲音傳來，警察和武警把貝爾團團圍在中間。



「和平，你下去自首吧，你只是我的保鏢，對他們說你什麼都沒幹過，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



「董事長，那你呢？」



「我能讓他們抓去嗎？」劉裕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只小遙控器來：「這飛機上不是放了炸藥嗎？足夠我用的了。」



「董事長，你不要……」



「我是個董事長，我怎麼能去坐監獄呢？」



「那我陪你一起死。」



「傻話，和平，一切都是我做的，一切都是我擔著。我死了，一了百了。去吧。」



「不，我生是董事長的人，死是董事長的鬼，我決不會苟且偷生的。」



「你還有老婆孩子呢？」



「劉裕，你為什麼這麼傻？你不需要死，只要你自己爭取，是可以從寬處理的。」陳燁說道。



「我必須死。」



「為什麼？」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盼著我死嗎？我死了，他們可以繼續過他們的安穩日子，我活著，就會有很多人要掉腦袋。我不想見更多的人死掉，懂嗎？和平，你快走！」



「不！」



「你要還拿我當你的董事長，就給我滾出去！」



「董事長！」



「滾！」



「董事長，你保重！」



湯和平哭著退出機艙。



「記著給我們收屍，把我們埋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塊骨頭。」劉裕補充了一句。



湯和平走了，不一會兒，傳來使用擴音器的聲音：「劉裕，不要犯傻，快把人質放出來，爭取寬大處理！」



劉裕摟著陳燁。陳燁沒有害怕，她靜靜看著劉裕，當警察的，生死本來就懸於一線之間。



劉裕脫了褲子，再一次把陳燁按倒，然後插進去：「死之前，我要最後一次享用妳。妳永遠是我的，等一會兒我一按電鈕，轟——，可咱們兩個還摟在一起，插在一起，妳想躲也躲不開我。」他一手拿著那遙控器，一手扶著座位的靠背，然後用力衝刺。



陳燁感到他激烈地射著精，看到他撐起上身，把那遙控器舉到眼前，她平靜地閉上了秀目……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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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了很久，直到陰道裏的那條肉棒已經軟得像一條死蛇，不得不退了出去。



她睜開眼睛，看到劉裕愣愣地舉著那遙控器，遲遲下不了決心。



「劉裕，別傻了，生命是多麼寶富？把遙控器放下吧，你有很多機會的。」



「不。」劉裕從她身上起來：「妳走吧。」



「什麼？」



「妳走吧，出去讓他們離遠一點兒，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死。」



「可你……」



「我說過，我必須死。我剛才只是猶豫，要不要帶著妳一起死。現在，一切都該結束了，妳走吧。」



「劉裕……」



「快走，趁著我還沒改變主意。」



「我……」



「快走！」



劉裕放陳燁起來，把自己的褲子給她穿上，又把自己的西裝披在她的身上：「對不起，臨死還對妳幹了那樣的事，我用生命來賠償妳。」他又流淚了。



「不！」陳燁只能說這些了。



劉裕一腳把陳燁從直升機上踹了下去：「快走，叫他們都離開，我不願意看到再多死一個。」



陳燁無奈地跑向警戒線，邊跑邊喊：「都退後，危險！」



……



（尾聲） 


（尾聲）







陳燁騎車走在鄉間公路上。劉裕一死，的確像他所說，許多線索都斷了，很多人因此而逃脫了法律的懲罰。



陳燁因為此案而立了功，受到了表彰，但她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



她發現自己懷孕了，毫無疑問是他的種。



光著身子，穿著一條男人的褲子從飛機裏跑出來，誰都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大家愛護她，都不願意提起那可能讓一個女人背負一輩子的重負，但其實她並沒有感到特別恥辱。



不過，停經是無法掩蓋的事實，所以，知情的領導和同事們都勸她趕快把孩子作掉。



但陳燁決定把孩子生下來，她還要叫孩子姓劉。



她請了長假，到自己近郊區的姨媽家去住。



現在，她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月了，她剛剛去過醫院，妊娠檢查一切正常。



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對於劉裕，她到底應該愛還是應該恨。也許應該恨，但她就是恨不起來，只是替他感到惋惜。



一輛黑色的帕薩特從對面駛來，在離她不遠的路邊停下。她起初沒有在意，但當老王從駕駛座上走出來的時候，陳燁感到了危險。



她想從車上下來，但已經來不及了，老王在離她只有七、八米的地方開了槍。



她感到左乳部像被猛撞了一下，渾身一震，人便從車上摔了下來。



路上的人有的嚇得「媽呀」一聲趴在地上，有的四散奔逃。



陳燁想爬起來，但感到胸口炸裂了一樣疼，腦袋發暈，只是堅難地抬了抬頭。



她看見老王站在自己的身邊，蹲下來當胸撕開了她的連衣裙。



陳燁的左乳中了一槍，子彈把奶頭打得稀爛，血「咕嘟咕嘟」地冒出來。



老王一把把她的內褲扒掉，然後抓住一隻穿著高跟涼鞋和腳，把她倒提起來。



「狐狸精！騷貨！……」



老王憤怒地叫罵著，把手槍塞進陳燁的陰戶裏，然後打光了槍裏餘下的全部子彈，每一聲槍響，陳燁那赤裸的身子便震一下。



老王把已經死去的陳燁丟在地上，用腳踢開她的兩腿，充分暴露出那流著血的生殖器。



「騙子！騷屄！賤貨！狐狸精！忘恩負義的臭娘兒們！……」



老王用他能想到的各種最惡毒的話罵著，一邊用穿著皮鞋的腳不停地踢在陳燁的陰部。



陳燁靜靜地躺著，眼睛睜得大大的望著天，充滿驚愕與疑惑。



老王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只有一粒子彈的彈夾換上，看著飛馳而來的警車，狂笑著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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